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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

2016 年初夏，在漯河开源景区，我意外
发现11年前关注的一件地方大事，有了圆满
结局。

于我，这是惊喜。
开源景区河上街古镇里，受降亭、受降纪

念广场、受降广场牌楼、抗战胜利纪念馆等建
筑，总占地一万余平方米，构成一组庄严宏大
建筑群，十分引人注目。

它，已成民众纪念抗战胜利、了解抗战历
史、缅怀革命先烈的圣地。

11 年前，这组建筑，还只是老百姓的期
待与梦想。

受降仪式 张扬国威

11年前的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
周年，大河报“厚重河南”栏目策划了抗战专
题。我辗转五地撰写“抗战文物”，到漯河，
选的点是——受降亭。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
投降。中国政府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
区，第13受降区受降地点为河南漯河。

为何把漯河定为受降点呢？
漯河是侵华日军115师团司令部所在地，

长年驻着1个中将和5个少将，所辖范围西南
至老河口、南阳、方城、叶县、舞阳，南至信
阳、驻马店，北至许昌、郑州，东至周口。

中国军队首席受降主官是第五战区总司令
刘峙，第二主官是国民党第22集团军司令孙
震，日本方面代表是日军北支那军司令长官鹰
森孝中将。有七八个美国军事顾问参与了受降
大典。

漯河受降区，参加投降仪式的日军共
31560人，分别从鄂北、豫南、豫东等几个城
市聚集到漯河。中国军队坐着装甲车、汽车提
前从各地临时调来，抵达时，漯河市民夹道欢
迎。

1945 年 9 月 20 日正式举行受降，那天天
气晴朗，漯河城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
森严。省立郾城中学 （现漯河二中） 操场上，
双方部队各有一千多人参加仪式。

主席台上搭顶棚，地铺苇席，四周用天蓝
色布围挡。主席台上桌椅崭新，摆着“受降长

官席”“美国顾问席”等牌子，场面肃穆威严。
“上午9点多，受降仪式开始，鸣礼炮十

八响，刘峙作简短讲话。步履沉重、面如死灰
的鹰森孝，以战败国战地指挥官身份表示无条
件向中国人民缴械投降。刘峙代表中国政府签
字受降，鹰森孝代表日军签字投降。签字后，
鹰森孝脱下军帽，面向与会中国军民后退三
步，连鞠9个躬，表示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和
无条件投降，并把佩戴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
交给了刘峙。仪式进行了1个多小时。”亲历
者回忆。

建亭纪念 全国唯一

受降仪式结束后，日军等待遣返回国期
间，国民政府命令日军将一条小土路加宽取
直，变成宽8米、长700多米新修煤渣路，取
名为受降路。

漯河民众为铭记日军投降事件，自发要求
修建碑亭。刘峙为宣扬功绩，顺水推舟答应老
百姓请求。

漯河城内建起了受降亭，亭内立 4 块石
碑。

1945年12月上旬，在漯河火车站南端花
园内，受降亭落成。

受降亭建筑工艺精湛，模仿当地历经千年
的“龙塔古篆”经幢，亭内立4块碑，主碑上
刻3个大字“受降亭”，其余3块碑文分别为受
降亭记、“抗战祝胜词”、“建亭记”等。刘峙
专程从郑州赶来剪彩。

全国 16 个受降区中，只有漯河建亭立
碑，国民党政府很重视，戴季陶、于右任、居
正3位国民党元老和刘峙，分别为4块石碑题
写碑名。

1947 年，受降亭毁于内战战火，四块石
碑，残剩受降碑主碑一块，残剩受降亭记碑大
半块。

六十周年 期待重建

11 年前，2005 年 7 月 26 日，我抵达漯河
采访，在时任源汇区文化局局长卢本新、源汇
区文化馆馆长梁军等指点下，来到漯河市火车
站，寻找受降亭旧址，已荡然无存。

在漯河市文化局一楼屋檐下，我看到那两

通残剩石碑。碑面朝下，碑身蒙尘。
我再去寻找受降路、受降广场。
受降亭旧址所在地火车站公安街，是条安

静祥和的小街。11年前踏访此地时，两边槐
树正开花，白色细碎繁花，香味淡极了。老人
在树下下棋，半天不落子儿。自公安街向北
100米往西拐，就是受降路了。

当年的煤渣路早翻修成了柏油路，街道较
前略宽，大半条街都是卖小吃的，热闹非凡。

自受降路向西，跟随梁军，到漯河二中寻
找受降地。

出漯河二中校门向东走50米，转到一片
杂乱居民楼后，来到一大片空地，就是当年受
降地点了。

梁军介绍道，当年这儿有 50 亩地左右，
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个打靶场。

是要有这么大地儿，才能站下中日双方两
千多人的队伍。

11年前，我看到的受降广场，有30亩大
小，长满过膝野草，草地边上是一摊摊牛粪。
深草里两头奶牛悠闲地吃草，看牛的30多岁
黄姓农妇，她也知道这片草地的历史。“听说
要建受降广场，咋又不建了？”她十分关切地
问道。

这片空地西南方，沙河澧河交汇。1945
年9月20日上午，十八响礼炮后，侵略者在此
解佩刀，退三步，鞠九躬，向中国人民低头认
罪。“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
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这副对联，刻在湖
南芷江受降牌坊上。它用在漯河身上，一样合
适。

当年站在荒地上，我感叹：“夏日的暮色
中，空地温柔而悲怆，所有沧桑都埋在荒荒的
碧草中。”

何时能还它本来面目呢？历史重大拐点曾
在此印痕深烙。

开源重建 不负民望

2005年之后，我没有踏访过漯河，直到
此次重来。

重建受降亭、受降广场、受降牌坊，新建
中州抗战纪念馆，这是开源集团倾力打造的

“民心工程”，它提出重建受降亭方案，并承担
了重建重任。

2014年5月1日，受降亭重建落成。
开源集团董事长林东风当时对媒体道：

“为尊重历史原貌，新受降亭、亭内石碑尽可
能按原有记载资料中描述形式修建。”碑文也
按照原碑文内容，正面仿刻原有“受降亭”，
其他几面碑文分别为“攘夷颂”“建亭记”“刘
司令长官受降记”。

落成之日，数千名漯河市民带孩子参加了
典礼。

2015年9月2日，受降亭边上，开源集团
新建的中州抗战纪念馆揭牌开馆。

一千多平方米的纪念馆，通过实物和文图
结合的方式，真实再现了中原儿女艰苦抗战历
史画卷。陈列有防毒面具、土造枪、各种刺刀
等藏品300多件，受降亭原碑，作为“镇馆之
宝”，陈列馆内。

这组建筑落成后，陆续迎来了很多学校、
社会团体的参观凭吊，已成为铭记历史、缅怀
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5 年，我写作此题时，标题是“受降
行大典 战史记名城”。今沿用此标题，是因为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永远值得纪念。漯
河作为英雄之城，永远值得铭记。

开源集团不让历史重要时刻断档，这是它
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

受降行大典 战史记名城

刘湘涛

1985 年春的一天，组织上派我去洛阳搞
外调。接到通知以后，我心情激动,，高兴得
几乎要跳起来。我倒不是为去洛阳而高兴，而
是因为我能借此机会，了却多年来的一个心
愿，那就是我可以看望一位离别多年的老红
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后勤部供管处处
长戚怀培。真是机会难得呀，下午我便打点行
李来到漯河火车站，登上了开往洛阳的列车。

在洛阳的第二天，刚一办完事，我无心观
赏古都的风景名胜，径直朝着老红军的住处、

工程兵洛阳干休所的方向去了。进入干休所，
我向哨兵说明来意，哨兵立刻用手指向一位老
人说，那就是戚处长。我顺着哨兵指的方向，
定睛一看，正是他，戚怀培。只见他身躯高
大，腰板挺直地站立在一排排树林旁。那情态
就像是一位将军，正在运筹帷幄，指挥着千军
万马。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他的面前，大声
说：“戚处长，敬礼。”他回过神来，一眼就把
我认出了：“哎哟，小刘。你咋来了？！走，回
家坐。”在老首长的家里，一阵感慨之后，便
是无限深情的回忆。

1978 年，我入伍成为一名工程兵，在工
程兵司令部招待所做接待工作。戚怀培从洛阳
来北京落实政策，当时他是军职离休老红军，
按级别待遇他应该住进高干楼层。但他坚持
住普通楼层，说楼层高，上上下下能锻炼身
体。战士们都说戚处长人好，平易近人，没
有官架子，都乐意和他打交道。他勤快，爱
干净，开水自己提，被褥自己换，房间卫生
自己打扫，从不麻烦工作人员。对我来说，
戚处长不但是慈祥和蔼的老首长，还是良师益
友。当他知道我在练习写作时，把自己的书报
全都拿给我看，并且一有空闲就指导我写文
章，要我别急着投稿，别急于求成。要先把基
础打好，要我明白现在的练习是为将来打基础
的。听戚处长的一番教诲，他哪像是拿枪杆
子、行军打仗走过来的老红军？他就像一位学

者。听了我的想法，戚处长笑着说：”我也上
过大学呀。”我很纳闷：“你上的什么大学？”
他说：“红军大学。”一问才知，他确实在红军
大学学习过。

1932 年，红四方面军来到戚怀培的家
乡——大巴山区的四川阆中二龙镇，在这里打
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在红军
精神鼓舞下，年仅12岁的戚怀培和村里的几
个小伙伴们一起，报名当了红军。在红军队伍
里，他头脑机灵，表现积极，进步很快，部队
首长就把他送到红四方面军创办的红军大学学
习。在红军大学里，天当房，石头、板子当桌
椅板凳，树枝当笔，大地就是作业本。刘伯承
校长、何长工政委亲自教他们识字学文化。能
够到红军大学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红
军战士一边大仗，一边利用空闲在战壕里学文
化。谈起在红四方面军的一些情况，戚怀培
说：“我们红四方面军的人都痛恨张国焘，他
想搞分裂另立中央，让我们三次翻雪山，三次
过草地。我们都想跟中央红军，跟着毛主席到
陕北去，不愿跟张国焘南下。”他还告诉我，
一次他给朱总司令送饭，朱总司令拍着他的肩
头说：“小鬼，只有向北走，我们才有饭吃
呀。”

在工程兵招待所，我的每一篇习作都要送
给戚处长看看，让他点评。他也总是戴上老花
镜，很认真地接过我的习作，边看边提出修改

意见。有一次，他看了我的一篇小杂文后，取
下眼镜对我说：“写得不错，已经超出了一个
战士的写作水平。”在他的鼓励下，我有一篇
小短文在《人民戏剧》杂志上发表了，还有一
篇直接寄给了一个导演剧组，也被剧组采用
了。戚处长得知这些消息后，笑着对我说：

“好啊，你要超过我了。”
1980 年春节，招待所里没了往日的热

闹，显得异常冷清。可不知什么原因，戚处长
却没有回洛阳。一大早，我就和另外一个战友
来到戚处长的房间给他拜年。他看到我们给他
拜年来了，亲切地拿出老战友送给他的水果让
我们吃。

后来，戚处长真的要走了。临别时，他对
我说：“我要走了，希望能在军报上看到你。
以后我还会来的。”从那以后，招待所里经常
有老首长、老红军来，可就是不见戚处长。直
到我也要退伍了，却再也没能看到戚处长的身
影。这次我到洛阳出差，谈话间，戚处长告诉
我说：“后来我又去招待所，问起你，他们说
你走了。”然后，戚处长还特地拿出纸和笔，
记下我在漯河的工作单位，并说：“漯河我知
道，有机会我去漯河找你去！”

我和一位老红军这些难忘的往事，永存在
记深处，时刻激励着我，做一个像老首长那样
正直、纯朴的人，做一个向上的、充满正能量
的人。

我和一位老红军的故事


